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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境探讨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柏格理：模楷长留山峦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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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中旻博士 
(前文宣社社长兼总编辑)
　　2008年的四川大地震，唤回了一百年前的记忆 。一个英国人柏格理牧师 (Samuel Pollard, 1864-1915) 的名字，再一次被提起。提这个名字，不是反对斗争，而是褒扬；他成为学习的榜样，像白求恩似的英雄。
　　胡锦涛先生在贵州任省委书记时，1985年，曾向贵州的干部倡导学习柏格理的奉献精神。他说： 公元1904年，一个名叫柏格理的英国人，来到了贵州毕节地区威宁县的一个名叫石门坎的小村，那是一个非常贫穷荒凉的地方。他带来了投资，就在这块土地上盖起了学校，修起了足球场，还建起了男女分泳的游泳池。他用英文字母仿拼当地的老苗文，自编了“我是中国人，我爱中国”这样的教材，免费招收贫困的学生。 后因为一场瘟疫，当地的百姓都逃走了，他却留下呵护他所爱的中国学生。最后，瘟疫夺走了他的生命。柏格理去了，在中国一个荒凉的小村里，留下了他的一个坟墓，留下了他培育出来的一代中华精英。有人统计这里出过三个博士，培养出中共厅级干部二十名。他传播了知识和西方文化，留下了奉献和敬业精神。至今这个小 村老人们，尽管不识字，居然能说上几句英语。柏格理用实践告诉人们：进步的科学文化和艰苦创业，可以在贫困的落后地区，实现教育的超常规科学发展。

　　这个传奇性英国人，来自遥远的地方，到中国荒烟蛮瘴的边陲。
　　柏格理的父亲是牧师，属圣经基督徒会堂 (Bible Christian Church 即今联合卫理公会United Methodist Church)。他早年在西方世界文化中心的伦敦，任职政府机关。于1887年，奉差遣到了中国上海，经过初步学习汉语；次年，他到了云南省东北近贵州的 昭通，当时是大清的昭通府，在那里传道。五年的时间，没有得到一个中国人悔改归正。作为一个热爱中国宣教士，他的心情可想而知。
　　经过省察自己的内心之后，他举目看到更远的工场。
　　1903年，他把注意力移向云贵边区，观察当地的情形，决定在贵州威宁县的石门坎工作。他了解他们的问题，是由于贫愚，对他们极为同情。那是一个高原 山地，交通不便，几乎是与世隔绝。看到那里的大花苗、彝、少数民族，对于汉字是文盲，对汉语仿佛聋哑，对数字缺乏观念，自然被骗受欺，生活困苦，受多数民 族歧视之外，还要受本族的土司，土目的压迫，无异农奴。
　　 
爱心，了解，必然产生行动。
　　柏格理决定，不仅要关心他们灵魂的需要，使他们将来能进入天堂，还要改善他们今生的状况，使他们不必生活在地狱。他定下的原则：哪里有教堂，那里就有学校。
　　他知道：苗族人要改变自己的命运，首先必须受教育。认识字，不再作文盲，读习神的话，蒙神恩典，就可以“叫他们眼睛得开，从黑暗中归向光明，从撒但权下归向神。”(徒二六18)
　　柏格理凭信心行动，选择在最荒瘠的地方播种；不是为表现自己的功绩，而是顾念那里的需要。他去见当地的土司，请得一片土地，在那荒僻的地方，定居下来，建立起学校。
　　要教学，必须有文字为媒介。可是，这些被称为“生苗”的部族，从来没有自己的文字！他学了些苗语之后，集合了几个通晓英文，兼精苗语的人，以字母拼音的方法，为他们制订了文字。这就是“老苗文”，又称“波拉字母”。

　　这是一个新的地区，当然要新的方法。
　　文字可以捕捉人的思想，记忆过去说的话！这是一项新的惊人发明！
　　渐渐有人来见他，寻求了解这新事。对于来的人，柏格理都接待，敬茶，拿他们当客人；苗人则以柏格理为先知，甚至仿佛“苗王”；他们不像其他汉人，仇视 洋人；柏格理也不以他们为“野人”。他们一批一批的来，有的二十人一组，越来越多。因为要长途跋涉，他们都带着炒面粉为干粮，可以吃几天；住就更随遇而 安。这样，一时到了约一千人！

　　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！
　　这些人就是第一批学生，年龄从四十八岁到八岁。有了学生，就有学校；十年后，学生赴成都深造归返本地，为桑梓服务，成为教师，达成了柏格理的理想：以苗教苗。
　　这样，二十世纪的初叶，从这里开始了“苗族文化的复兴圣地”：石门坎创办了第一所苗民小学，威宁县第一所中学；在中国首创实践双语教学，并且“光华小 学”开男女同校先河；在那里，德育，智育，体育并重，学校设有游泳池，篮球场，并有一个先创的足球队，为西南数省的首位；创建了乌蒙山区第一座西医院，首 先接种牛痘，预防天花，创建中国最早的痲疯病院，建立中国第一所苗民医院。1926年，他们有了第一位苗民留美医学博士；更难得的是，他回到苗族地区服 务。
　　在那个时代，中国的文盲很多。但在“苗族最高文化区”中，文盲比率低于全国平均数字，文化水平高于全国平均。以石门坎学校为中心，发展成川，云，贵边 区百余分支，造就出了四千多名小学生，数百名中学及中专毕业生，三十多名大学毕业生，并有两位苗族博士，两位彝族博士，厅级以上干部约二十名，县处以下干 部约百名。
　　苗文圣经出版发行后，圣灵动工，真如强风吹过昏睡的原野，那些蒙昧无知的灵魂觉醒了，群众潮水般的归主。不上十年的时间，有一万人成为基督徒，四千八百领受圣餐的成年信徒，五千学道预备领洗。
　　柏格理穿苗人的衣服，粗布草鞋；与苗人同住，在草堆一同烤火；吃一样的食物，番薯和荞麦饭；与当地人打成一片。他服事那地区的人民，传道兴学，前后凡十一年。苗人遇到问题，请他解决，以他为可以信赖的人，以他为自己人；称他“拉蒙”－苗王的意思，以他为“苗族救星”。
　　1915年七月，伤寒症在石门坎地区流行，很多苗民和学生染病，健康的人逃走了。柏格理本来可以走，但他拒绝退走，和医生一同留下来，在学校山崖下的山洞里面，守护着病患。后来药用尽了，他和医生也都感染上疾病。
　　1915年九月十五日，好牧人柏格理去世了，年只五十一岁。灯枯油尽的病人，在他的日记上写下了寥寥两句话：“昨夜和今晨都在下大暴雨。学校里的孩子们已经开始了他们的考试。”

　　但柏格理已经通过了严峻的考试，晋升天国。
　　这个带着福音种子远来的播种者，埋葬在他所爱所服事的苗族山上。
　　有数千苗民闻讯，从四面八方赶来，送他们的牧者最后一程，漫山遍野，痛哭的声音不绝。连续好几天，有几百苗人守在他的墓旁。他们中间可能有人回想到， 还只十年前，他们聚集在柏格理的住处，听他的讲论。现在，那可亲的声音止息了。后来，有几百苗族人的躯体，葬在他坟墓的周围，和青山一同长伴他们的老师。
　　主耶稣说：“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：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；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”（约十二24）

写于2008年9月15日。纪念柏格理逝世九十三周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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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撮自http://www.aboutbible.net/_WT.html 2008年10月8日 <网上谈>，蒙作者准予转载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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